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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矿区年味
□ 张修东

行人的脸上堆满笑容，蹦
蹦跳跳的小可爱们在大街小
巷穿梭，道路两旁横列竖行的
大红灯笼装点年景，串串彩灯
绕满光秃秃的花树，矿区的
年，愈行愈近了。

多年前，我所在的煤矿年
三十开始放假，追风赶月了一
整年的矿工兄弟，得以与家人
团圆，共享年节之乐。

大年初一一大早，大家相
互拜年。到了初二，最让人印
象深刻的，就数矿区“大拜
年”了。

矿领导大都住社区家属
院，方便集结。八点多，两个

小伙子趾高气昂打着刻有矿
名称的横幅，走在队伍最前
面，矿领导步伐铿锵，边走边
和路旁的人群互相祝福，紧随
其后的锣鼓队、秧歌队、高跷
队、扮玩队吸引了众多社区群
众追着看。

锣鼓喧天，秧歌欢腾，扮
玩队的大哥大姐动作十分搞
笑，“媒婆”叼着烟袋乱点鸳鸯
谱，周围嬉笑的孩子跟着队伍
笑着闹着。好多人边走边加
入队伍，最初的百人扩展到几
百人，送祝福的队伍越来越
壮大。

从初二晚上开始，各矿要
开展文艺汇演，“职工俱乐部”

几个大字在大红灯笼的映衬
下分外鲜明，现场迎来周边社
区和乡村的一批批观众。

年前，各矿都组建了自己
的文艺宣传队，队员来自“五
湖四海”，不管你在采掘上三
班，还是在地面坐机关，只要
有点才艺，或歌或舞或演小
品，都会被举荐，金子就在这
时发了光。工会有专门的副
主席盯汇演，直至每年正月十
五以后吃了“散伙饭”，宣传队
员才会各归各位，回到本职岗
位工作。

经过认真细致排练的“矿
山春晚”一年一个主题：矿山
之春、腾飞、崛起、新的希望、

新的征程……经过矿领导和
邀请的专家集体审核并彩排
通过后，“矿山春晚”就算是成
型了。

初二晚上，宣传队首先在
本矿职工俱乐部登场亮相，一
场接着一场的文化活动由此
拉开序幕，接着便是兄弟矿之
间相互慰问演出、交流展示。
那些场面，深深地印刻在我的
记忆里。

前几天，一直搞宣传的一
个哥们，在抖音上展出了好多
当年晚会的片子，引发众多评
论。有人说，上世纪60年代
出生的那代人，好怀念那段一
起“大拜年”的时光啊。

唱给心中的
冬奥会

□ 卞奎

北京 擎起了花束
华夏 擎起了花束
亚洲在欢舞
全世界在飞旋

岁月晶莹
心中升起一枚金色的太阳
她给我们以激情
她给我们以生命活力

喝彩 举世瞩目
这一天的到来
期盼这轮红日的朗照
期盼这冬奥之火的燃起

我们从冰雪的山巅
翔越沃野
我们从弯道尽头
飚升速度

我们是猛虎
我们是蛟龙
我们是雄鹰展翅
我们是雷霆惊天

冰雪运动
给人们带来的
是四季的光辉信念
是永恒的希望

暴雪袭来
我们有钢铁臂膀
病毒肆虐
我们挺立如山

是奥运
强我筋骨
是奥运
增我斗志

雪杖飞舞着
滑板炫动着
冰球冲进了
幸福之门

全世界一家亲
全世界的奥运健儿
闪跃着信念
展示着宽阔胸襟

更高
更快
更强
更团结

团结起来
不同肤色的健儿
拼搏起来
心怀愿景的有志之士

展翅飞翔吧
冰雪健儿
迎风起舞吧
奥运健儿

天边的腊梅盛开了
我们献给你
炽热的火炬燃烧了
我们温暖你

中国 热力四射
托起冬奥会的盛宴
人们大气磅礴拥揽着
走向更美的春天

磕头拜年
□ 李剑

我的家乡地处沂蒙山区
东南部，背倚冠山，盘龙河穿
村而过，是一个山清水秀的美
丽村庄，儿时记忆中最深刻的
就是磕头拜年的传统风俗。

那时的农村，大年三十的
晚上吃过年夜饭，大人们就在
准备年初一的饺子馅，继而是
包饺子、团丸子、炸年货……
孩子们则放鞭放炮、贴春联、
糊窗花、藏猫猫、打扑克……
民间有个传说，大年三十晚上
必须在家里生一堆旺火，期盼
这堆烈焰把一切瘟疫病灾驱
除，祈求新的一年健康快乐、
吉祥如意。当时农村文化生
活极为匮乏，又没有电视，每
年也就能看上几部老掉牙的
电影，还经常断片子。大家只
能围坐在一起，一边聊着家长
里短、奇闻趣事，一边守岁，即
俗称的“熬百岁”，等待着子时
的到来。当零点的钟声敲响
后，按民俗，有一个重要的仪
式，就是“发纸”，敬天祭祖。
家境殷实些的人家，事先在庭
院里摆设考究的供桌，供桌中
央供着神位，另有香烛及丰富
的供品。祭祀时，一家之长领
着全家人分长幼尊卑依次排
列，先点香、烧纸、斟酒、敬拜
天地诸神，再按次序叩拜门
神、灶神、家堂、祖宗。这些祭
祀活动结束后，本家长辈端
坐正堂，晚辈依次给长辈叩
头拜年。家境一般的人家，
在进入“发纸”阶段，则搬张
小饭桌，摆上水饺、点心、酒
菜等，在院子里烧几张打好
的纸钱，全家老小祭拜完天
地诸神，再祭祀列祖列宗。
家境贫寒的人家就只能是摆

上桌子，放上简单的供品，然
后烧纸跪拜了事。

“发纸”的另一个目的就
是“迎财神”，传说财神爷在每
年大年夜的子时到人间体察
民情，并为忠厚善良、德高望
重的人们送禄赐福。这个时
辰家家户户都争着迎财神。
有的人家还专门设牌位，挂神
像。迎财神时，先手捧点着的
高香，到院子里面向门口三鞠
躬，口中念着欢迎财神到来的
词句，回到屋里后将香插到供
奉财神牌位前的香炉里，就算
是将财神迎进家门了。

孩提时，我们最盼的就是
发完纸后，给长辈磕头拜年这
个环节，因为每磕一个头，长
辈们都会根据亲疏和喜爱的
程度给或多或少的压岁钱，这
是一年到头孩子们最富有的
时刻，记得有些喜欢开玩笑的
长辈，专门按照磕一个头三毛
两毛发钱，那时为了多挣点压
岁钱，恨不得把头都磕破。

“发纸”的同时，家家户户
都准备着抢放全村第一挂鞭
炮，挑鞭的人选也很有讲究，
一般是家里的长子长孙，或是
长辈最喜爱的男孩子。童年
时期，我是爷爷奶奶的最爱，
自然，每年这个活基本都让我
承包了。鞭炮声此起彼伏，寓
意辞旧迎新，纳祥吸瑞，祈福
一个风调雨顺的来年。

五更时分，孩子们都早早
穿上新衣，洗漱完毕，女孩子
头上扎花，男孩子放花放炮，
大人们有新衣的换新衣，没新
衣的也换上了浆洗干净的中
意衣物。之后拜年活动开始，
家里一般留守年长的老人，一
个家族的晚辈基本自成一群，

一起去长辈家拜年。一群中
有一个辈分较大的带着，一起
去没出“五服”的族人家中拜
年。许多小孩子拜年为的是
凑热闹，跟大人后面混吃混
喝，混压岁钱。

拜年也是讲究规矩的，一
般都是先去自己爷爷奶奶家、
叔伯大爷家，再去家族的最高
长辈家，往后依次顺延。受拜
的长辈一般都在屋里待着，看
到有人来拜，长辈站在屋门口
把大家让进屋。进屋后，来拜
年的也是按照辈分、年龄，排
好顺序，齐声称呼长辈的称
谓，如“大爷爷，给您拜年啦”，
然后磕头拜年。通常是称呼
一个长辈磕一个头。磕完后，
长辈们会拿出事先准备好的
瓜子、糖果、点心等礼物分发
给拜年的人群，并且多数长辈
都在供桌上提前摆好酒菜，让
拜年的人们礼节性地喝上几
盅，然后离开这个长辈家，继
续到下一家拜年。有些年龄
大、健康状况不好的长辈，起
床比较晚，通常门是闭着的，
拜年的人们从门缝往里瞅瞅，
一看还没“发纸”，就在门口礼
节性地吆喝几声，一齐跪下磕
个头也算心到神知了。

拜年的人群中，酒量大
的，一圈转下来喝得脸红扑扑
的，打着酒嗝，喷着酒气，酒量
小的、贪杯的，一圈下来东倒
西歪，有的扶墙，有的抱树，也
是街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日
上三竿，整个村庄便弥散着醇
醇的酒香和浓浓的火药味了，
这也是家乡特有的年的味道。

初一的早上，村里更是热
闹非凡，家家户户张灯结彩，
人们三五成群，面带笑容，闺

女玩花，小子放炮，老头、老太
太也都换上了新棉袄，见面都
是拜年问好，许多平时结下的

“梁子”也都随着新年的到来
一笔勾销。有条件的村子还
组织舞龙舞狮、旱船、高跷，敲
锣打鼓等，充满着祥和的
气氛。

那时家里都穷，长辈给的
压岁钱远远不够买摔炮和烟
花的。四奶奶家的小五叔很
有心计，到本族长辈家磕过头
后，就带我们几个辈小的兄弟
去河东涯卖鞭炮的“小龟腰”
（驼背）住的窝棚里去磕头拜
年，“小龟腰”那时也该六十多
岁了，光棍一条，平时靠赶四
集当货郎为生，论庄邻我该喊
他表叔。走进窝棚，五叔带着
我们跪下，齐呼“给您老拜年
啦”，然后他会毫不吝啬地每
人给我们发十几个小“豆炸
鞭”和几个“摔炮”以示感谢。
有时鞭放完了，实在想不出
法，我们还会单独去给他磕头
换鞭炮。其实，每年他也都盼
着我们去给他磕头拜年，每每
这个时候，他手捋着山羊胡，
正襟危坐，仿佛找到了做人的
尊严。再后来，他老人家不在
世了，我们那份念想也就
断了。

童年就在年俗的陪伴下
悄悄度过，回忆起磕头拜年
的情景，宛若就在昨天。如
今，随着新农村建设和移风
易俗工作的不断推进，许多
农民都搬进了楼房，磕头拜
年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但记
忆中那充满着亲情和乡情的
场景永远挥之不去，并且会
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更深邃
更值得留恋。


